
书画要有笔意众所周知，那篆刻呢？
窃以为有笔意的篆刻，会給您带来不

一样意境。
明清以来的印人中，在篆刻中追求笔

意者已决非少数，且皆非一般人物（邓石
如、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等），他们在印
面的方寸之间用刀去表现书法的笔意。
如吴昌硕的篆刻融入了他的石鼓文书法
笔意，笔意及笔势气韵皆化入印中。我们
细心品读剖析古印，也不难从众多先贤的
作品中感悟到笔意之妙趣。

若您说不能感受到古印有笔意，那只
能是我在“夏”说了。

四十多年学艺让我体会到篆刻创作
易生成金石味，金石味具阳刚气息，笔意
则可使作品生发意趣与生动感。当篆刻
线条与结体的金石味与笔意相融，其韵味
也随之提升，会更具生动性，同时又增加
了观者视觉想象空间，作品所散发出的亲
和之气息也会让人不忍释手，百品不厌。

而无笔意之作所呈现的呆板之图会有
趣味性与生动性吗？呆板无情趣之作可能
自己都无法被感动，何以能感动别人？

另外，窃以为篆刻的笔意与书画的笔
意存有大同且有小异。

存小异是因为创作工具有别，篆刻用
刀无法完全体现毛笔的所有笔意（如无法
用刀来表现书画笔画的浓淡湿润等），如
同用毛笔也无法完全再现碑刻的所有效
果一样。篆刻与书画各有其规律，不可能
强求完全相似。

有大同是因为两者所要表达的意态
意趣相同，书画通过运笔、笔势、结体表现
笔画起伏、枯涩、曲直、润湿、浓淡、转接等
线与字的形态特征，让人感知其意态、意
趣、意境、气韵。而篆刻是以刀代笔，运用
不同的刀法使线条发生变化，同样也通过所形成的线条与字形的起
伏、毛涩、曲直、转接、起止等形态特征让人感知笔意的意态及其他，使
观者产生犹如书画笔意的视觉感知。

篆刻如何才能有笔意？窃以为首先我们要有独立思考能力，有独
立的艺术精神与艺术理念，并对笔意有深入详细的了解，真正领悟到
什么是篆刻所要与所能表现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生成出有自我的
笔意，否则一切皆空。其次要有扎实的书法功力（篆书尤为重要），篆
刻首先是篆，其次为刻。篆刻如要能体现出笔意，印人不仅要对篆书
有较深的理解，同时书写能力更须过关，篆书的好坏如同篆刻刀法一
样直接决定着篆刻作品的优劣。最后是娴熟的刀法，有以刀化笔的能
力，在镌刻时须参考书写篆书的感觉，使刀如使笔。在不是刻意模仿
的前提下做到心手合一，通过不同的刀法运用，产生不同的线条及字
形结体，从而达到表现不同笔意之效果。

看到这几点，可能有人会想这不是废话吗？篆刻要做的不就是这
些吗？没错！但真正能做好难，做到有相当高度则更难！

据我观察，当今还有诸多印人仍处于注重刀感轻笔意的状态。我
深信每位印人都在努力，但有的能有成就，而有的则毫无建树。窃以
为这除了天赋与运气之外，可能就是其思考能力与审美眼光以及艺术
理念所致。加之有可能自身书法技能一般，对书法笔意不甚了了，焉
能再解篆刻之笔意，更谈不上有转化之能了。

而我自己呢？我觉得可能患上了
笔意强迫症。一见无笔意的工稳印，其
木讷呆板之状即刻“眼痛”；读无笔意的
写意印则会让我心烦生厌、胸闷气燥，
而且会不自觉地手痒，心生改印的冲
动。还好到目前为止仅发展到手痒与
冲动的程度并无实际行动，否则结果不
堪设想……

我深知艺术本无绝对，印人对篆刻
的理解与审美会各有不同，其理念自会
不同，决不可强求。拙文所述也纯属一
家之言，道友中对篆刻笔意之见地高于
我者一定大有人在。在此“夏聊”并无
强加之意，只是希望今后篆刻有笔意之
作能再多些，能让我改掉手痒的毛病，
仅此而已。

第一次对费孝通先生的书法
具有较深印象的，大概是九十年代
初在苏州木渎的石家饭店。众所
周知，石家饭店的鲃肺汤很有名
气，百年佳肴，江南一绝。记得那
年，坐于那简陋的店堂间，一边等
着鲃肺汤，一边欣赏着墙上的名人
题咏，最最有名的，自然莫过于于
右任先生的那首绝句了：“老桂花
开天下香，看花走遍太湖旁。归舟
木渎尤堪记，多谢石家鲃肺汤。”虽
说是即兴打油，但于右老诗名大、
书法佳，能酒后留诗，也足以让小
小的饭店幸甚至哉了。不过，除了
于右老，一旁还有一幅书法：“肺腑
之味”，亦写得轻松随意，且句义双
关，读之让人回味。这幅书法即费
孝通先生所题，悬置于于老法书之
旁，似乎毫无逊色，一繁一简，相映成趣。

尽管费老是学问大家，社会学人类学，著作等身，博大
精深，专业话题自然不容我等外行置喙。但大学者却常有
小情趣，否则易失去灵性，缺乏生动感。尽管我未能亲睹
费老之丰采，但却从电视上数次领略到费老语言的神韵，
从他的文字中亦感受到他的闲暇余兴。譬如费老对于书
法，虽未有专门的文章论及，但却非一般的爱好，而是有相
当的功底；对于美食，费老则从来不掩饰他的偏爱。他出
生于吴江松陵镇，即姜白石的名句“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
烟波十四桥”中所引人缅怀遐想之地。费老十岁之前的儿
时生涯，都是在松陵镇度过的。童年的口味，往往决定了
人的一生品味。这就如同儿时的口音，“鬓毛已衰，乡音无
改”。所以费老写起许多随笔文章，都与家乡的风味有
关。多年前，朋友送了一册费老的杂文集《言以助味》给
我，虽薄薄的一册，仅十数篇文章，但皆是谈各类风味小吃
的美食散文，读来颇有兴味，教人大起莼鲈之思，无不勾起
食欲与乡情来。

莫以为学者谈吃，是旁门小道，总有点不够“高大上”
的感觉。费孝通先生在《言以助味》的后记中，也表示了一
点近似的顾虑，他说对于美食文章：“心虽好之，但总觉得
不是写文章的正道，似乎只能私下给人消遣，不能登大雅
之堂。”当然，费老这是谦虚，其实，文人与美食，素来有渊
源。古今写美食类文章的大家，比比皆是。古代如苏东
坡、袁子才，五四以来像周作人、梁实秋、汪曾祺等等，均对
吃写起来头头是道，谈起来津津有味。近年来美食散文更
是大行其道，颇有继读书散文、旅游散文之后，又成一大新
门类。而且，自从文人们把美味从餐桌上移至文字上以
后，本来仅仅是生理上的口舌之愉悦，就衍变为近乎艺术
趣味上的精神之满足了。

费孝通先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美食家了。八十
年代初时，费老到各地调查农村生活，每到一地，他总喜欢
品尝一下当地的乡味土肴，并对地方上的特色菜肴随手进
行考证，诸如文化渊源、风俗沿袭、食材配制、烹饪流程等
等。其实所谓美食家大多都有此“通病”，正如钱锺书所
说，吃了一盘美味的鸡蛋，总还想再“认识”一下那只下蛋
的母鸡。而文人美食家更是如此，即便不是为了写文章，
只是好奇心的驱使，也喜欢探听名菜背后的故事。费老坦
陈自己也是一个“贪嘴馋食之徒”，即使在国外游学，也“常
恋寐于乡味之梦”，后来受一位编烹饪杂志的朋友怂恿和
紧逼，费老也就乘兴写了十来篇美食专栏的随笔。

相比较而言，美食类散文我更喜欢其人文趣味的一
面，而对烹制技法一类的文字则不爱关注。我虽非“君
子”，然生性慵懒，又无巧手慧心，故只得趁机“远庖厨”

也。不过，我很佩服那些能将吃谈得妙趣横生的文人，
譬如汪曾祺，一只家乡的咸鸭蛋，在他的笔下，居然能写
出那么多好玩的故事来。费孝通先生谈吃差不多也有
类似的本领，他的美食文章，更关注的是乡味与乡俗的
关联，特色名肴何以能形成的文化渊源，这恰好很入我
的阅读“口味”。我喜欢费老所写的一些家乡风味，譬如
臭豆腐，譬如黄豆酱，这些当然皆非名菜，但由于是作者
儿时之所爱，其中倾注了太多童年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所以，尽管是极其大众的食物，然而在费老的笔下，几乎
却成了天下第一美味。

费老曾多次提到他对“乡味”的依恋。当有人问他最
爱吃家乡的什么菜时，他总会说是臭豆腐。而且费老所指
的臭豆腐，专指“臭”透了的那种，还特此声明“不臭透不过
瘾”，其实这就是儿时的口味所致。费先生儿时居松陵镇
的富家桥弄，他说那时的乡里，几乎家家都有腌菜的大缸，
腌菜缸里的卤水，大概在腌制过程中有一种霉菌的孢子入
侵，起了发酵的作用，散发出一种别样的气味，不习惯的人
觉得很“臭”，闻之要打恶心，而费孝通从小生于斯长于斯，
反而觉得此味越浓越香。所以臭豆腐、油菜心、酱黄瓜之
类的，非入此腌缸浸泡而后大嚼不可。这种对童年口味的
嗜好，即使到了晚年，费老每每谈及，仍然眉飞色舞、齿颊
留香。

除了臭豆腐，费老还对儿时晒豆饼、酿豆酱的事记忆
犹新。以前吴江松陵一带，都有自家酿酱的习俗，每年清
明后雨水增多的黄梅时节，正是家家晒饼制酱的好时机。
费老说尤其到了三伏天，是酿酱的关键时刻，酱缸晒得愈
透，酱的味道愈是鲜美，然而江南夏日又多阵雨，为了防止
雨水进入酱缸，每到阵雨来前要立马给酱缸盖上斗笠，阴
天时又要防着苍蝇在酱缸里产卵，那时费老兄弟几个，暑
假没事，就经常负责帮家里守护酱缸。驱蝇虫、速盖缸，费
老描摹起儿时的情景，生动有趣如现于眼前……

虽然费老写了很多孩提时的玩耍和吃喝，对写字读书
的事却涉笔不多，若借此误以为儿时的费老专注于玩耍而
不读书，那就大谬也。费老生于书香世家，他的父亲费璞
安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兴办教育，曾任江苏教育厅的视
学；母亲杨纫兰也是出于吴江同里镇有名望的读书人家，
知书达礼，思想开明，所以费家的几个兄弟都受到了非常
良好的教育，日后皆为教育家、法学家等，难怪著名诗人柳
亚子曾有诗赠费孝通的二哥、著名法学教授费青，首句是：

“松陵门弟旧高华，三凤齐飞汝最遐。”其实费家还不止是
“三凤齐飞”，可能当时正好是费振东、费青带着费孝通三
兄弟去探望沾亲的前辈柳亚子先生，时为一九四九年，费
孝通四十岁不到，在两位兄长面前，他还算不上太“出

挑”。谁知再过四十年之后，“汝最
遐”恐怕就应是指费孝通了。

柳亚子的诗中还有一句颈联
很有意思，曰：“交情远溯追名父，
亲谊还应念舅家。”这说明柳亚子
与费家是世交，不仅和费璞安先生
有交情，而且与费孝通的外祖杨家
关系更密。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位
费孝通的舅舅、著名的文人书法篆
刻家杨天骥先生。杨天骥生于一
八八二年，字千里，早年父亲杨敦
颐（即费孝通的外祖父）为镇江府
丹徒县学训导时，天骥则随侍父亲
一旁读书写字。父亲为了他日后
应考科举，故诗词文章之余，尤注
重他的书法，所以秦篆汉隶、魏碑
唐楷，二爨章草、欧颜柳赵，皆逐一
广采博收。因此，弱冠之年的杨天

骥，就已经以一手好字名闻乡里了。在乡邑设帐授徒
时，叶楚伧、柳亚子等，虽年岁相差无几，但也作为弟子
从其所学。不过要说起来，自封诗才天下第一的柳亚
子，在杨天骥的学生中居然还不算最为有名，因为杨先
生一九〇五年执教于上海的澄衷学堂时，班上有一位更
为著名的弟子，那就是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人物
——胡适先生。胡适在他的《四十自述》中曾写道：“澄
衷的教员之中，我受杨千里先生（天骥）的影响最大
……”由此可见天骥先生的厉害。费孝通少年时，对这
位舅舅也是印象深刻，说他写起文章倚马可待，你这边
才上了一趟茅房，他那边文章已经做好，既快又好。而
且他能文、能诗、能词、能书、能刻，让费孝通万分佩服。

其实费孝通先生的书法也非常好。我们在苏州吴
江一带，经常能见到费老的题书墨迹。费老的字线条劲
挺，落笔于轻松中不乏粗细变化之墨韵，一看就是驾驭
笔墨的好手，没有多年的童子功，写不出如此书法的境
界。然而，由于资料的有限以及我对费先生的书所读不
多，所以未见他有关儿时习字临帖的记载。父亲费璞安
的手稿见过，书法也颇佳，舅舅杨天骥的书法更是一代
名家，在这样的环境下，要说不受影响那是不可能的，所
以费孝通少年时也肯定经过一段临池摹帖的训练，这是
那一代人的必修课程，也是做学问的必经之途。费老回
忆他小学是在松陵的雷震殿小学，课程有国文、算术、地
理、历史、作文、体操、乡土志、图画等，就是没提到书
法。那时他最爱听的课就是乡土志，这也是他日后成为
社会学家的最先启蒙。不过有意思的是，他刚开始听的
时候并不懂什么叫“乡土志”，还根据老师的乡音误听成

“香兔子”，闹成了一则有趣的笑话。
虽然我未读到费老关于他书法的回忆，好在前不久蒙

吴江文联俞前老师的热忱，为我找来了几幅费老的信札手
稿，其中有一件费先生写于一九三八年的诗稿，墨笔楷书，
据称是目前费先生存留的最早墨迹了。其时费孝通三十
未到，正在英国攻读博士，书法尚保留着学生时代的规矩
与法度。从这幅诗稿墨迹来看，费孝通书法清逸自然，以
唐宋为法，楷书似有宋人苏东坡、黄山谷笔意。可谓是取
法不俗，自成家法。到了晚年，费老笔致愈见生辣，不拘绳
墨，人书俱老。如二〇〇〇年中秋，费孝通先生写予吴江
博物馆的那首诗：“脉脉于怀感乡情，代代人文流不尽。年
逾九十未言老，鲈乡垂虹倍觉亲。”虽已九十高龄，然下笔
却毫无颤意，顿挫缓急，如行云流水；章法于不经意之间，
浓淡疏密，似浑然一体。我想，费老无意为书家，却常有书
家所不及处，正如坡公所谓的“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
也许，此也是对费老书法的最佳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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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书家摭谭（五十）——章士钊
“《兰亭》论辩”是新中国成立后书法史上的一

次关于《兰亭集序》真伪问题的大讨论。论辩的主
人公一个是文化名流郭沫若，另一个是“不求人知”
的高二适。其实，这场论辩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人
物——章士钊。1965年 5月 22日，郭沫若先生在
第六期《文物》杂志上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
到兰亭序真伪》一文，在当时的书学界引起了一场
轩然大波。南京的高二适虽写下《〈兰亭〉的真伪驳
议》的反驳文章，但鉴于郭沫若在当时学术界的崇
高地位，高二适的批驳文章令各大报刊都不敢刊
用。于是，高二适将文章寄给了他的老师章士钊。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恐怕只有章士钊才敢于将高
二适的文章转呈给毛泽东，并希望此文能够发表。
毛泽东不但亲自作了批示，还把有关信函、文稿以
及回复章士钊的信，一起送给郭沫若，并在给郭的
信中写道：“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
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
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于是，一场轰
动全国的关于“兰亭真伪”的学术辩论也就开始
了。如此说来，“《兰亭》论辩”的产生倒是和章士钊
先生的暗中助力有密切关系。这自然也显示出了
章士钊在书法学术上的独到眼光和敏锐判断力。

毛泽东为什么特别重视章士钊的意见呢？这
要从1920年开始说起。当时，毛泽东急需一大笔
钱去筹备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和资助一部分
革命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他想了多种方法也无法
筹措够。情急之下的毛泽东想起了湖南老乡、岳父
杨昌济的同事好友章士钊。于是毛泽东与蔡和森
拿着杨怀中的信到上海找章士钊请求帮助。信中
杨怀中言：“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
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章士钊阅信后

当即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
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用一部分资助赴法学生，一部
分用于湖南革命活动。1962年，章士钊之女章含
之教毛泽东学英文，其间毛泽东曾向章含之提起当
年向章老“借钱”之事，并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
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四十多年的债，一年还
2000元，10年还两万。”几天后，毛泽东便派秘书送
来了第一个2000元，还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2000
元。可见毛泽东与章士钊的友谊有多么深厚。这
也是章士钊能够把高二适的文章送交给毛泽东，并
得到毛泽东的许可而得以发表的重要原因之一。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黄中黄、
青桐、秋桐，是我国著名的民主人士，政治活动
家，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章士钊的学术生涯，
主要从事逻辑研究、柳宗元研究和《论衡》研究，
著有“三指要”，即《逻辑指要》《柳文指要》和未完
成《论衡指要》。

章士钊出生于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市）。其
父章锦曾在乡里为里正，后业中医。章士钊幼读私
塾，非常勤奋。13岁时在长沙买到一部《柳宗元文
集》，从此攻读柳文其所撰著的《柳文指要》竟然是
毛泽东为其定稿。16岁在亲戚家为童子师。1901
年离家赴武昌，寄读于武昌两湖书院，在此结识黄
兴。后执教于朱启钤家私塾。1902年3月，入南京
陆师学堂学军事。次年进上海爱国学社，并任上海

《苏报》主笔，由于该报连续登载章太炎等人的反清
文章。7月被查封。8月他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又
创办《国民日报》，建立大陆图书译印局。同年冬与
黄兴等组织华兴会，从事反清活动。后来又与杨守
仁等在上海建立爱国协会，任副会长之职。抗战胜
利后，章士钊复回上海，仍执业律师。

章士钊擅长楷书、隶书和行草，并精于诗词，所
以求书者以及老友之间的笔墨酬唱颇多。他的一
支如椽之笔，写起文章来以观点鲜明、逻辑严密、笔
锋犀利而著称；而他的书法也同样以法度严谨、风
格典雅、用笔洒脱而闻名。他的隶书，取法汉碑，于

《史晨碑》用力最勤。所以其书法线条圆润，超逸多
姿；而其楷书主要得力于褚遂良、笔致清灵变化，墨
韵饱满儒雅。其行书是走褚遂良与王羲之、王献之
父子相结合的路数，但褚遂良的笔意更强一些，中
侧锋并举，用笔清灵，结体变化丰富，横向宽势与竖
向纵势巧为配合，相辉相映，表现出丰富的节奏变
化，意笃情真，天然率朴，点画跳荡恣肆，疏处可以
跑马，密处不可容针，意态秀逸，无一笔尘俗之气，
这是章士钊行书的最妙之处，富于冲和、纯雅的书
卷气，有着非常浓郁的晋唐气息。章士钊与帖派书
家沈尹默、潘伯鹰交往甚密，因此他的行书自然是
以“二王”为主基调。如章士钊的行书对联：“念我
能书数字至；将诗不必万人传”，其跋语云：“癸酉
春，治律海上，二适老棣频以书来问讯，兼索盈帖，
为书杜句寄之，以见鄙意。”这是章士钊为高二适所
书。章士钊先生为人正直、豪爽而有侠义之风，他
的书法给人也有一种清健的不俗之气。章士钊的
行楷作品《奉贻毛子佩诗》骨力劲秀，其诗云：“三年
同作两家春，门外杨枝绿正匀。高义敢云宜弟畜，
政书长与诵君陈。要凭铁腕回风气，屡假卮言问水
滨。我是新亭收泣客，只缘鹊起见斯人。”章士钊
还在诗后题道：“吾字重庆东归，即与子佩吾兄同寓
沪西，连墙三年，欲以鄙句奉贻，苦不得当，右句亦
略道仿佛云尔。戊子秋，孤桐章士钊。”此时期章士
钊寓沪。该作品端庄秀挺，有魏晋意趣，同时也不
乏汉碑的风骨。

鲈 乡 垂 虹 倍 觉 亲鲈 乡 垂 虹 倍 觉 亲
—— 略 谈 费 孝 通 的 美 食 与 书 法

上海市第十届篆隶书法
展获奖、入展名单

“攀”和“登”均为积极向上的豪迈之
举，熟读之，创作冲动倏至，于是秉笔蘸
墨试稿。吾将“登”字以篆法拉长变形，
意在造险；而“攀”字以象形附和依偎于

“登”字，似左右两手作上攀之态，俨然一
个杂技演员攀爬时的精彩亮相。两字浓
淡间出，层次分明，文辞达意。数日定夺
后，吾忠于原稿大轮廓及书法构成，于是
渡稿于 40×30×4 厘米的红松木板上。
在凿刻声中产生刀痕的走向和衔接以及
叠加均就范于既定的原稿，但时有随机

做出调整和改变，使其完善，其生发出来
的仪态和自然趣味，非笔墨所能企及。
刻毕观之，右侧纵向留大块面和左下横
向留小块面，使其遥相呼应。“登”部的浅
灰色和板面的古铜色形成冷暖对比。现
代刻字不全是书法的翻版和复制，而是
书法的重塑，刻字虽依赖于书法，但又是
涅槃重生，其样式和外形上似乎与传统
渐行渐远，而在内部精神上却与汉字的
本源亲近并和东方艺术观念，先哲思想
紧密相连。

《
攀
登
》
刻
字
手
记

上海市第十届篆隶书
法作品展共收到作品 776
件，经过初评、复评、终评
和现场测试，共评选出获
奖作者 16 名、入展作者
127名，名单如下：

获奖名单（16人）
按姓氏笔画排序

古飞（闵行）、尧章煌（嘉
定）、乔晓燕（奉贤）、刘子
胜（松江）、李元凯（杨浦）、
张成忠（徐汇）、邵平（浦
东）、周上游（嘉定）、侯转
运（嘉定）、俞晓芳（青浦）、
顾勇健（松江）、顾晨洁（静
安）、徐俊峰（青浦）、唐建
平（金山）、崔怀风（松江）、
褚旭（闵行）

入展作品（127人）
按区属排序

浦东新区（16名）
王永进 付四平 李长富
杨 意 吴 吟 何常曦
张建春 张涵一 陈 才
周文瀚 胡文科 祝瑜潮
钱 林 翁容永 高小燕
蒋嘉宝

黄浦区（5名）
王道文 张纪怀 周敏浩
俞伊军 曹 云

静安区（8名）
孙燕平 杨有东 何文亚
胡公伟 贺孝芳 陶庭华
傅涵臻 戴丽华

徐汇区（7名）
王 真 石佳璇 李 强
吴杰峰 张慧瑛 陈义军
鲁燕春

长宁区（2名）
李远飞 李晓峰

普陀区（6名）
王 震 卞潇漪 李敏芳
李璟渝 陈小康 蒋 涛

虹口区（3名）

赵伟平 鲁 峰 魏 蓉
杨浦区（3名）

周 春 周妍辰 赵振兴
宝山区（5名）

李敏捷 吴海燕 陆宗盛
武红先 潘玉玲

闵行区（21名）
丁文娟 王群方 刘以霞
严晓为 杜 浩 杨 粤
肖 雄 张永丽 张雯珊
陆春蕾 陈 浩 陈雨晨
周子翔 周玲娣 袁 迪
柴小山 黄青丽 康思悦
梁浩成 蒋学宏 潘羽青

嘉定区（14名）
万玉坤 孙凤庭 李 慧
吴 超 陆 凤 陈海华
赵永良 胡 炜 陶维平
曹一丁 章熙光 程桂花
谢言付 强云飞

金山区（2名）
王流云 易金华

松江区（12名）
马 骏 王 海 卢俊山
李纯磊 邱泽远 辛 玉
张远会 陈 萍 陈 瑾
徐国秀 徐根法 程志贤

青浦区（10名）
尹 蕾 池颖华 张丽萍
张群花 赵启厚 钟倩雯
倪方云 彭修春 蒋 丽
潘思斯

奉贤区（9名）
李旭东 李祖康 张明强
邵冰红 尚振兴 夏勤弟
顾军阳 党福龙 徐建平

崇明区（4名）
王炳华 邬忠明 余 军
唐超良

初评、复评评委
马双喜 金小萍 张 波
周玉成

终评评委
刘一闻 丁申阳 宣家鑫
包仕武

监审委员
章宏伟 张敏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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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